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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夏至已过数日袁若说现在正值盛

夏是一点也不为过的遥
夏天本就是蓬勃向上的袁更别说盛夏

时节了遥正如扑树的歌袁泰戈尔的诗袁一切

在经历了春的萌发和复苏之后袁整个夏天

的热烈都是在为挥洒出生命的绚烂而认

真地做着铺垫噎噎
倘若真正要细究夏花是什么花袁却没

有单单指的是那一种遥而是广义的泛指开

在夏季的鲜花遥这不免让我想起自己久久

依恋的莲花了遥说它是夏花的代表应该恰

如其分吧袁因它占尽了整个夏季遥
野我从远方赶来袁恰巧你们也在噎噎冶

彼时袁朴树的歌早已唱响了大江南北遥 忧

郁王子漠然的表情袁只见那眼神深邃不可

见底遥 因了夏花袁无论在何处我都竭力去

寻找有水的地方袁因为有水的地方基本都

能够找到莲藕的影子遥
春末夏初袁 温柔的湖面碧波荡漾袁蜻

蜓点水为时尚早袁 但也有鸟儿的点波尧鱼
儿的吐泡袁依然散出层层涟漪一圈圈地追

逐开来噎噎性急的藕叶早就一簇簇窜出

了水面袁尖尖角就是它们在细心地打着卷

儿袁尚未舒展的样子遥 那些努力伸开的也

是柔柔的淡绿袁没有太大的面积只静静地

铺在水面袁有几粒晶莹的露珠在上面悠然

晃动遥 即将呈现的应该是田田的模样吧遥
每次途径袁在不同的时间段我都会迫

不及待地来到湖边袁静静地面向这一片宏

大的碧绿袁也时有几株娇艳的粉红破绿而

出袁那是一种别样的惊心动魄浴 但只远观

不可近亵遥 我俯身掬水一洗征尘袁也不忘

留下文字袁毕竟这样的相遇不可多得遥 也

许是因了种种的缘故会轻易地路过它的

身旁袁将来也会有种种的借口再也不会在

它的身边有片刻的停留遥 正如朴树的歌院
这是一个不能停留太久的世界袁我从远方

赶来袁赴你一面之约噎噎
野我是耀眼的瞬间袁 是划过天边的刹

那火焰冶 当这歌声刺破了清晨的朦胧袁我
努力寻找声音的方向遥 原来路上行色匆匆

的打工者正奔向工地遥 就有这么一对小夫

妻骑着电动车袁 他们紧紧环抱十指紧扣袁
女的把半边头脸紧紧贴在小伙儿结实的

背上遥 而这歌声就来自于捆绑在车上的音

箱里遥 这声音是惊人的洪亮袁瞬间点亮了

黎明的晦暗浴 这对小夫妻可想而知生活也

并非多么富足袁 就像那野外流水边的莲

藕袁没有温室花圃的悉心照管同样也在努

力让自己绽放出光彩遥
生如夏花般绚烂袁哪怕是片刻的燃烧

噎噎因为生活并非仅仅是为了生命的存

在和延续袁因生而存在的价值和情怀也太

多了袁当你真的为绚烂而生时袁会不经意

地发现袁原来自己是多么的幸福浴 正如现

在这对小夫妻竟然也是如此地拉风遥 哪怕

很快他们奔向的是又脏又苦又累的建筑

工地遥
在盛夏还有一种花儿不可不说袁若说

它也是夏花袁的确当之无愧遥 它的学名叫

作蜀葵袁通俗的称谓就是盘盘花或者万丈

红等等遥

这种花儿最皮实袁它从来不择土地的

贫瘠肥沃与否袁只需落籽入土袁它就倔强

地生长尧顽强地铺展尧尽情地开放遥 所以从

村边地头到路旁野外都能看到它的影子遥
在这个热闹的夏季袁盘盘花的绚烂的确功

不可没遥
这种花儿颜色各异袁从白的尧紫的尧蓝

的袁大红袁粉红一直到黛青袁各种颜色都集

中在它这儿了遥 它的形状也各不相同袁大
体是从单瓣单层和多瓣复层遥 各种娇媚的

姿态足以跟任何一种花卉比肩袁丝毫不会

逊色一点遥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袁当它们燃烧了整

个夏季之后仍然不遗余力地向秋季延伸遥
只要能生出一片绿叶来袁你瞧袁在叶子的

基部定然会长出一朵或者几朵花儿袁在渐

冷的秋风里摇曳着坚强的身姿袁也吐露出

依旧的芳华遥 生亦绚烂袁爱也绚烂袁尽管最

后都将一切如烟噎噎
特别有幸在这个夏天近距离接触到

了来自于山东的苗木嫁接队遥 她们都是清

一色的妇女袁 年纪最轻的也已为人母了

吧遥 她们朴素的身姿平静的面容一直在感

动着我袁 瞬间觉得她们亦如夏花一般绚

烂浴
初见时袁她们已经战斗在田间了遥 远

看一个个身影匍匐于大地袁为了抵御夏天

的烈日袁 她们都戴着仿若海上渔民的帽

子遥 一周都镶嵌着宽阔的布沿袁能够把头

脸整个儿围个严实袁起到防晒的作用遥 清

早四点下地袁 中午的饭食基本在地头解

决遥 下午直到看不见干活为止遥 这样长达

十五个小时的辛苦劳作也给她们带来了

比较丰厚的收益袁情况好时也该五百元左

右遥 无论工钱的多少抑或价值是否相当袁
但事实上她们的确是太辛苦了遥 我无不动

容地告诫她们袁缓着干袁别用自己的身体

作为生活的赌注浴
幸好这个季节是爱下雨的袁话说有钱

难买五月旱袁六月连阴吃饱饭遥 下雨就可

以休息了袁 但是这样的天气她们却不待

见遥 因为她们就一个目的袁干活赚钱浴
看着她们也只有在下雨天才露出略

带怨气的面庞袁 我从内心深处劝告她们袁
下雨了就休息袁这是天意袁你们家人盼望

你好好出来还要好好回去袁赚多少钱是放

在第二位的遥 想家了就蒙头大睡袁梦中可

以回家袁还省下了车票钱遥 她们顿时被我

的幽默给逗乐了遥 一个个白灿灿的面容袁
绽放在异地的雨中遥 虽然她们瘦弱的身躯

几近沧桑袁这分明是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和

被生活的榨取遥 可是顽强的拼搏和不屈都

从她们的周身弥漫开来袁 如同路边的夏

花袁如同朴树的歌院我是这耀眼的瞬间袁是
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噎噎

这个夏天似乎与以往别无二致袁但我

仍要祈祷上苍袁不要太过炎热袁雨水调匀袁
让夏日尽可能舒缓一点袁也让这夏花更加

灿烂遥 当我们明眸昏黄时袁回首世间可否

顿悟院一花一天意袁一树一菩提袁一草一世

界袁一土一如来噎噎如此宁静无声也如此

超然绚烂浴

十八年的成长足够漫长袁 爬了十年的

课桌早已如同炙铁一般灼烧难耐遥 感谢绛

中浴 因为那年的我终于从那里跨出了再也

无法安放我的焦躁的课堂袁 我踏着绛中的

门槛心潮彭拜地启航了遥
野书山有路勤为径袁学海无涯苦作舟冶遥

古人韩愈的这句诗词激励了多少莘莘学子

攀上了知识的巅峰袁 而一个苦字又吓散了

更多如我一般心猿意马的厌学少年遥 生活

海洋的浪涛声早已让我们等不及毕业考试

的终了袁毕业合影里已经走丢了不少袁相比

之下我还算是够老成稳重的类型了袁 因为

几十年后我从老同学珍藏的高中毕业合影

里发现我竟然也在其中袁 这时才隐约记起

有那么一个注视照相机镜头的瞬间遥
转眼三十六年日月又被踩在脚下袁居

然又怀念起那种教室里的时光袁 每当想起

多少次结伴逃课的狂欢袁 似乎更是有点悔

不当初情愫遥
我的班主任叫徐德富袁 他是我们的语

文老师遥徐老师语文课讲的很有味道袁与他

讲课水平齐名的还有他的严厉袁 两种原因

促使我从来不想也不敢逃他的课遥
那时的徐老师应该已经近六十岁了袁

黝黑的皮肤和微驼的背影使得我们所有同

学很远就能一眼认出是他来了遥 每次上课

走进教室徐老师总要用他那锐利的目光

把教室里来回扫描两遍袁每个同学都能感

受到他是在找自己遥 虽然徐老师左眼失明

而且瘪着袁我们也从不敢认为他没注意到

自己遥
徐老师讲课用的书本习惯夹在腋下袁

走上讲台后才抽出来打开要讲的页面袁不
知道是他眼睛视力不好的原因还是一种习

惯袁他总是把课本横过来放在讲桌上袁然后

用黑板擦压住一角侧着身子看遥 但所有的

这些都影响不到他生动的讲解把我的思维

带进每一篇课文的情节之中袁 他用他的声

音和写在黑板上词语袁 把荷塘月色的皎洁

和清凉翻录入我的记忆里袁 几十年来都不

曾模糊过

我不知道现在的老师们是否逐本逐页

地阅批学生们的作业袁 当年徐老师批改作

业非常细致袁 每个学生的作业本上都有他

用红色墨水批改过的符号和字迹袁 我的作

文本上有很多批语袁有批评也有表扬袁好多

年后我还在家里房子阁楼上翻看过徐老师

的笔迹袁 遗憾的是零二年拆旧房子重建小

院时把一小木箱的高中课本和作业本都弄

丢了袁 要不然还真能拿出来在朋友圈里晒

晒呢遥
说到徐老师的严厉是同学们的共同印

象袁 他主要是用在课堂纪律和早晨按时起

床跑早操的时候遥 凡是在课堂上不听他讲

课搞小动作的调皮学生基本上都领教过他

的忘年拳袁 情节严重的更是揪上讲台边打

边示众袁有时却有种很搞笑的感觉袁因此被

他打过的同学有些自己叙说起来也都是津

津乐道袁丝毫没有委屈的怨气遥
当年的绛县中学位于县城东北约四五

里路的里村西侧袁学校大门坐北朝南袁校内

一条宽约二十米的大道贯穿南北袁 大道两

侧有两排两个学生才能合抱住的泡桐树把

整条大道都遮在树荫下袁犹如隧道一般袁夏
日里很是凉爽遥 学校的办公和教学机构都

集中在大院的南端袁 往北是教室宿舍和食

堂沿大道东西两侧依次排开袁 东侧院墙外

是一个足球场大的土跑道操场遥 大道东侧

北段是男生宿舍袁 几排东西长约三十米的

砖木瓦房袁每排都分成四个大宿舍袁两边各

有一间是住校老师的宿舍袁 徐老师的宿舍

就在东边上与我们的宿舍是隔壁遥
徐老师每晚批改作业睡的都很晚袁学

生熄灯时间他还要察看宿舍袁 把一些在外

嬉闹的夜猫赶进各自的房间遥 那时的我们

大多骨瘦如柴袁 但旺盛的青春之火却总是

能把自己熏烤出大力水手的感觉袁 每当下

了晚自习袁 宿舍门外的夜幕里都能聚集一

群张牙舞爪的晃动身影袁 哼哈之声不绝于

耳袁 时常把我们的徐老师从他的宿舍了逼

出来袁 他随手拎起一个什物件做打人状袁
野我让你们在这里哼哈乱蹦袁将来外国人一

按电钮人家的炸弹就能把你们炸飞了浴冶顿
时鸟兽尽散遥

徐老师虽然睡的晚但却起的很早袁总
能在我们听到起床喇叭还没穿上衣服的时

候把宿舍门敲的很响袁 列队开始跑步后还

要回到学生宿舍逐屋检查袁时常能抓出来

几个把自己埋在铺盖堆里偷睡懒觉的瞌

睡虫袁其中我就被逮到过几次袁鲜有漏网

之虫遥
两年的高中时光说到就到了袁 课余的

嬉闹和逃课撒欢的兴致冲淡了每天嚼咸菜

吃开水泡馍的乏味袁 忽略了与成群的老鼠

和蚊虫共舞的杂乱寝室袁 追逐和喧闹驱散

了三九的严寒袁 泡桐树下的阴凉让我不知

道三伏天还需要空调的冷风遥 对英语一窍

不通的我压根就没想过考上大学袁 那苦苦

作舟的事情任由别人去完成袁 我就算是抱

了根木头也要与一大帮志趣相投的急性子

结束学业欢天喜地地投身生活的海洋了袁
那时的喜悦丝毫不亚于收到大学录取通知

书的娇子遥
虽然没有登上大学里造就的远洋轮

渡袁 但在人生旅程里的风吹浪打也从来也

没有削弱我对生活的热情遥 烈日炎炎下挥

汗如雨的劳动袁激情四射的军营历练袁油污

满身的汽修车间袁日夜兼程的驾车远行袁恬
静舒适的机关工作都把我的人生阅历充填

的坚实而多彩遥 这一切都得益于那两年在

绛中课堂里雕凿的那半截木筏袁 它虽然不

能送我远渡重洋袁 却给了我在风浪中不断

前行的源源动力遥
如今袁 连儿女们都大学毕业好多年

了袁 我却越来越怀念起自己学生的时代袁
怀念那时的绛中袁更加怀念已经去世好多

年的徐德富老师袁还有那时的经历袁那时

的我们噎噎

殷李 鹏

殷朱卫东

绛县中学，我的出发港


